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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

告别祁连山

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拼杀 个月，弹尽粮

绝，于祁连山惨败，几近全军覆没。徐向前十

分懊丧。陈昌浩主持军政委员会会议，作出了

徐、陈脱离部队的决定。徐向前不同意这样

做，但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，留下了终生遗

憾。他向毛泽东作检讨，毛泽东说：你能回来

就好，有鸡就有蛋。

“你看看这刀，你看看这血！”

月了，还祁连山“，天梯之山” 是冰封雪盖。气温在零下

多度，一切都凝固着。西斜的残阳，像用血涂过，洒在山坡冰雪

上的光也是红的。

徐向前嘴上叼着那个自己刻制的烟斗，手里拿着一把卷了刃

的大刀，刀把上的红布条染着斑斑血迹。这是他从刚刚牺牲的一

个战士手中拿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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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山下，一动不动，斜

阳一照，像一座雕塑的金身。

“石窝会议”刚刚结束。

石窝山，很少有人知道的山，也是很少有人到过的地方，当

地以游猎为生的裕固族兄弟，也很少到这里来。然而，这一次它

出了名，而且作为历史的见证，堂堂正正地写进了历史。

徐向前还琢磨着那个“石窝会议”，回味着军政委员会主席陈

昌浩宣布的那个不容改变的决定；再看看眼前那些战士，有的饿

得往嘴里填雪，有的用撕破的衣服包扎伤口，还有的重伤员就躺

在雪地上，痛苦地呻吟着⋯⋯

他越想越不对劲儿：西路军失败到这个程度，领导怎么能脱

离部队呢？古代将领取信于卒，还讲“与之安”“、与之危”呢，难

道我们⋯⋯

他站起身，向陈昌浩走去。

陈昌浩还站在“石窝会议”的会场附近，正在对几个参谋交

待什么。

徐向前走上前去，抓住陈昌浩的手，恳切地重复着刚才在会

上讲的那个话：“我说昌浩，我们不能离开部队呀 陈昌浩感到

意外，愣愣地看着他。

徐向前有些激动，说“：你看看这刀，你看看这血！”

陈昌浩的心一颤。

徐向前又说：“这么多年，带出一支队伍容易吗！东征西讨，

困难 今天失败了，我重重，大家为了党的事业，是生死与共的呀

们怎么好离他而去呢！有这支部队，才有你这主席和我这个副主

席，才有你这个政委和我这个总指挥，离开了他们，你我孤家寡

人，回到陕北可怎么向中央交待呀？”

徐向前平时少言寡语，这时却像连珠炮一样，向陈昌浩阐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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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自己的心境。

陈昌浩呢，平时一讲话就是长篇大论，口若悬河，这时，他

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塞住了，张了几次口，也没说出一句话，只是

不停地摇头。

他不说，徐向前也不等他说，继续讲自己的意见：“我们留下

来，至少能起个稳定军心的作用，我看还是和部队一起走吧

陈“不行 昌浩这才开口，而且声音很大，好像真理都在他

这里“。第一，你徐向前留在部队里，目标太大，不利于部队行动；

第二，这是重要的，我们回去还要和中央斗争去呢！”

“你要斗争什么嘛 徐向前知道他说的斗争，指的是西路军

失败的责任问题。然而，这时徐向前想的不是这些。他在想，兵

败之后，统帅该如何做好稳定部队的工作，让这支部队败而不馁，

败而不散。

徐向前还要往下说，一位负责后勤工作的管理员，手里提着

一个挎包走到徐、陈两位首长跟前，从挎包里拿出两个早已包好

的小包包，递给陈昌浩和徐向前，说：“总指挥，政委，现金不多

了，带上几个这个，当路费用吧。”

“各部队的经费都给了吧？”陈昌浩问。

“按现有的经费是无法保证的，只能是按照实际情况，平均分

配。有多少算多少。”

照陈昌浩的指示，后勤部门作了最后一次配给。

事已至此，徐向前再没说什么。把那个小包儿接过来，也没

看是什么东西，就揣到怀里去了，然后提着那把大刀就往山坡上

走去，在一棵独立的松树前停了下来。

他把大刀端端正正地放在松树下。用脚踢了踢周围，似乎整

个祁连山都冻着，没有一点活土。他转到松树后边，搬了一块大

石头，把刀压在下面，又用雪埋了埋。然后倒退几步，脱帽，静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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默好一会儿，他才抬起头，戴上帽子。

他在向死难的烈士们哀悼、告别，也在向圣洁的祁连山告别，

心中十分痛苦。

树在摇，山在摇，地在摇，天在摇。祁连山要送走这批尊贵

而又无奈的客人。

天渐渐黑下来，冷风呼啸着，风里夹杂着雪，一阵紧似一阵。

徐向前禁不住打了个寒颤，他把卷上去的皮帽耳朵放了下来。

当他回到和陈昌浩谈话的地方，部队已经分头行动了。

余下来的部队不足 人，分作三路：王树声率一路，约

个连步骑人员；张荣率一路，彩病号及妇女、小孩千余；李先念、

程世才率一路，系 军余部 个营及总部直属队，千余人。

部队出发后，各路领导和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李卓然、李先

念、王树声等，还站在那里，等着和总指挥道别。

徐向前同他们握手，嗓音低沉，只 个字“：各自珍重。”说了

大家无语，心情都很不好。

陈明义、肖永银等几个人，带着护送徐、陈的交通排，等在

前边不远的山梁上。

多人的交通排，只由于战斗减员，原来 剩十几个人了。这

十几个人担负护送总指挥和政委的任务，力量有些不足，就又从

军里调来几名，包括肖永银，总共凑了 个人。手枪和子弹也是

军里给补齐的。

徐向前、陈昌浩站在原地，目送李卓然、王树声、李先念等

带着队伍出发。当他们消失在祁连山深处时，徐、陈两人不约而

同地转过身，一前一后地向山下走去。

等到他们离开石窝时，整个祁连山都静了下来，已近午夜。是

年 月 日的午夜。

与部队分开了，徐向前感到十分凄凉。他的思绪好像倒了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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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儿。与敌人血战时，他喜爱山，也喜爱树。有了山和树，他能

导演出有声有色的活剧。眼下，他看见那神秘莫测的一重一重的

山，看见那矗立在寒风中发出可怖呼啸的树，好像掉进了无边无

际的苦海。

天，还没出祁连山。他们要白天隐蔽夜里走路不转了 说，还

要走那没有路的山，一个沟一个沟地爬，一个梁一个梁地攀，钻

过一片又一片树林，躲过马家军一次又一次的追杀与搜捕，有时

不小心掉进雪窝子里，得费好大的力气才能爬出来。

有一回，他们刚钻进一片树林，追击他们的马家军正好从林

边经过，一队接一队。还好，没有发现他们。他们躲在林子里一

动不敢动，连那几匹战马也不情愿地屏着呼吸。一直等到天黑，听

听没什么动静了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就这样，一天走不了多少

路。

又一天夜里，上了一个缓坡，前边比较开阔，大家都很清楚，

快出祁连山了。

交通排的小伙子们加快了速度。可是，徐向前却不由自主地

放慢了脚步。他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又好像发现了什么。

“这样不好！”他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陈昌浩说的，也好

像是对所有的人。

几次险情，尽管躲过去了，但他这个久经沙场的指挥员，不

得不重新考虑行动方案，不能这样老是被动。

大家愣住了。

陈昌浩正在前边同交通排的战士小声说话，听徐向前说“不

好”，就停下来，回转身，疑惑地等待着下文。

徐向前往前赶了几步，走到陈昌浩身边，说：“我们没有部队

了，可是还有这么一帮子人，打不能打，跑又跑不了，有一点情

况就躲，就藏，太被动了。前几次躲过去了，还好，一旦躲不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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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，不是白白送死吗！”

“那 陈昌浩问。你说怎么办

“现在快出祁连山了，咱们得分散行动，化整为零，三三两两，

这样不引人注意，才能保存下来。”

“你们说这样行吧？”陈昌浩问陈明义和肖永银。

陈明义有些犹豫。他们相信总指挥的话是对的。可又想，这

样两位首长，分散行动，没有警卫怎么行呢，万一出事，无法向

党交待呀！于是他说“：分散怕不合适。”

这时，一个战士高声说“：我们不离开，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

总指挥和政委

“怎么办？”陈昌浩又问徐向前。

徐向前走到战士中间，压低声音，恳切地对大家说“：同志们，

现在我们不是要死，而是要活下来，要活着回到陕北！在山上打

游击的两千 停了一下，他多同志，还等着我们向党中央汇报哪

重重地挥了一下拳头，说“：这是希望，活着就是希望呀，同志们！”

他的声音不高，但份量很重，撕心裂胆，谁也没有理由去反

驳他。沉默，好一阵子无人作声。

陈昌浩打破了沉默“：总指挥说得对。现在决定分散行动，保

卫干事跟我们走。其余的人自愿结伴，自寻归路。要记住：谁先

回到陕北，谁就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的情况，请党中央设法营救

山里的人。”

说完，他又对陈明义和肖永银交待了几句，实际是做他们的

工作。他们服从了这个决定。

天黑着，谁也看不清谁的脸。是喜还是忧，不能从脸上的表

情看出来，但从执行“决定”的那个迟缓劲儿，可以感到，大家

是难舍难分的。

“不要耽搁了，按政委指示行动吧。”陈明义和肖永银用低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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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声音催促着大家。

只有二十几个人的行动，几乎用去了一个团的出发时间。每

个人离开，都要庄重地向总指挥、政委敬个正正规规的军礼。尽

管天黑看不大清，那种严肃的气氛是明显地感觉到了。徐向前、陈

昌浩用有力而深情的握手来回答大家的敬意，并坚定地对每一个

人说“：到陕北见！”

分散行动的各自上路了，多数人还是跟着陈明义、肖永银一

起走的。二十几个人很快消失在夜暗中。

徐向前和陈昌浩简单地商量了几句，就带着保卫干事向西洞

堡方向走去。

出了祁连山，他们格外小心。

这时，马家军把各个山口都把住了，到处张贴布告捉拿徐向

前。马家军的头头马步芳怕徐向前打他的回马枪，讨还血债，报

这血海深仇，因此，他竭尽全力要抓到徐向前，他认为，只有抓

到徐向前才能睡安稳觉。

一天夜里，到了西洞堡附近的一个山沟里，听听四周没有异

常动静，陈昌浩提议休息一下，便停了下来。

徐向前对保卫干事说：“能不能去找点水来喝

他答应一声就走了。

夜，漆黑漆黑的，满天星斗放射着寒光，四野寂然无声。

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坐在相距五六步远的两块石头上。

这两员战将，都是能征善战的，在一起合作已经有六七年了，

尽管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，但总的说来还是合作得不错的。

此时此刻，他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陈昌浩把大衣紧紧地裹在身上，皮帽耳朵扣着，除了嘴和眼

睛，其余部位都盖起来了。他袖着两手，抬着头，像是看着远处

的山，又像是在辨认某个星座的位置，一句话也没有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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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刚离开喧嚣的战场，徐向前此时感到夜特别静，特别冷。他

坐一会儿起来走动走动，走动一会儿又坐下来。他手里一直拿着

那个烟斗，不由自主地摆弄着。这个烟斗是自己用竹子刻制的，一

个粗一点的竹管作斗，一根细一点的竹管作杆，巧妙地利用了竹

节的变化，看上去粗糙一点，但很实用。这是他在长征路上坐在

马背上制作的，很有纪念意义，所以一直带在身上。

他的思绪在翻腾着。四个月的艰苦征战，一幕幕闪现在他的

脑际：指战员们渴望打通国际路线的信心与热情，不怕严寒，不

怕那数不尽的艰苦，男女将士露宿在冰天雪地之中，穿着单薄的

衣裳，弹尽粮绝，饮雪吞毡，奋勇杀敌，视死如归。多好的一支

部队呀！现在呢，他们还战斗在祁连山上，自己却“开了小差”，

这算什么总指挥嘛！他越想越痛心，越想越觉得不该离开部队。他

站起身，对着与部队告别的方向，仰天长叹，十分悔恨。可是已

经来不及了。他在晚年的回忆录《历史的回顾》中，有这样一段

沉痛的叙述：

“我那时的确不想走，但没有坚持意见，坚决留下来。事实上，

李先念他们，并不想让我走。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，犯了终身

抱憾的错误，疚愧良深。”

陈昌浩听见徐向前唉声叹气，不用问也能猜出八九。然而这

时他不想再去说服他。其实，他的心也不平静，只是和徐向前想

的不一样，他想的是：回到陕北再说。

“找水的怎么还不回来？”陈昌浩问徐向前“，会不会出什么

事？”

徐向前经他这一问，翻腾着的思绪停了下来。看看天色，有

点灰朦朦的了，快亮了。他分析可能发生的事情，说“：不能等了，

我们走吧

说完，他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，跺了跺冻得麻木的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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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理装束时，徐向前的手碰到了管理员给他那个小布包儿，就

顺手拿了出来，打开看了看，里边包的是几张国民党政府的法币，

还有一些金镏子，数了数，正好 个。他把法币拿出来，放在外

面的衣兜里，又重新包好金镏子，揣到怀里，然后，把别在大衣

外面的手枪，藏在了里面。

他们朝着日出的方向，上路了。

“向东，一直向东！”

出山后第一天没有遇到什么麻烦。

第二天，徐向前、陈昌浩走到山丹南面的大马营附近，天黑

下来了。大马营是个稍稍大一点的村庄，他们没敢进村投宿，怕

碰上马家军生出事端。两人又转了一会儿，来到离大马营不远的

一个小村子前。

村里很静。村头上的一家，院墙不高，翘首可窥院内一斑。这

里的人家，多是独门独院，因为贫穷的缘故，房子周围都有用土

夯实垒起来的院墙。徐向前带领的红军管这叫“土围子”。上房亮

着灯，窗棂纸上投着两个晃动的人影，许是两个孩子在戏耍。

敲门时，狗叫了几声。

这家主人出来接待了他们。

问话中，陈昌浩听出主人是湖北口音，就用湖北方言对话，果

然奏效。房主人是湖北广水人，他一听是老乡，高兴起来，询问

籍贯，一个广水，一个汉阳，还真相距不远。这不仅消除了戒备，

还增加了几分亲近，赶忙把他们让进了屋里。

这家房子很宽敞。连二大炕，中间用隔板隔着，屋子里干净

利索。陈昌浩和这家男女主人越谈越热火，把徐向前冷在了一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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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向前在武昌住过，在鄂豫皖打过游击，听得懂湖北话，他装不

懂，不参加他们的谈话。

两个孩子坐在炕里头，听着大人们谈的似懂非懂的话。

徐向前坐在一旁，用那个小烟斗，一锅接一锅地吸烟，打量

着这个陌路之家。当他看到北墙正中大红纸上写的“抬头见喜”四

个字时，心中暗语：过年了！什么时候过的年？他扭头一看，炕

头的墙上贴着春条，灯暗字小看不清，他站起身，端着烟斗缓步

走过去，仔细端详了一下，但见上面写着：

宜入新春万象更新出门见喜路遇贵人六畜兴旺风

调雨顺五谷丰登家有财神　　大吉大利

过年了，是过年了。徐向前心中无限感慨、惆怅。

陈昌浩看徐向前走过去看春条，才想到，他还没有向房主人

介绍他的这位同事，于是他指着徐向前对房主人说：“这是我的同

事。”徐向前听陈昌浩介绍自己，就回转身，友好地向房主人点了

点头，顺势出门就到院子里去了，看看天色，也巡视一下周围的

环境。

陈昌浩的老乡给他们做了可口的饭菜。好多天了，他们除了

吃点随身带的冷干粮和炒米之外，还没吃上过热汤热饭。这回，两

人谁也没客气，饱饱地餐了一顿。

吃罢饭，陈昌浩又与主人谈了一阵。主人看徐向前不参与谈

话，有些发困，就安排他们去休息。

他们被安排到隔板的里间炕上，被褥齐全，这是他们多少天

来没有享用过的了。这屋平时是两个孩子住的，来了客人，女主

人把孩子叫到外间，和父母睡在一起，把炕腾出来让给了徐向前

和陈昌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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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向前一边脱鞋，一边说：“你这老乡还不错，够热情的。是

干什么的？”

“会看点病，靠行医过活。这里偏僻，有这点儿手艺，就是上

等人了。”陈昌浩说，“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上个老乡，吃了顿饱

饭，算我们有福气。”

“我沾了你的光。”徐向前说“，不过，这里仍是是非之地，不

好久留。今晚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好赶路。”

“是呀。睡吧。”陈昌浩答应一声就躺下了。

这一夜，他们睡得非常好，醒来时太阳已经老高。

吃罢早饭，徐向前收拾东西准备出发。

陈昌浩没有动，在徐向前收拾差不多时，他坐在炕沿上说：

“太累了，咱们休息几天再走吧！”

徐向前感到意外，说：“那怎么行！我们要回去汇报，哪能停

在这里？况且，马家军搜查很严，风声正紧，停在这里，不是等

于束手待毙吗！”

陈昌浩不说话。徐向前看看他，猜透了他的心思，就说：“你

有老乡作掩护，如果不想走，就留下住几天。我不行，今天坚决

得走！你不走，我一个人也得走！”

陈昌浩看看徐向前不容动摇的神态，低下头又想了一会儿，然

后慢慢抬起头，站起身抓住徐向前的手，用理亏的眼神儿，看着

徐向前，看着，看着，嘴唇动了几次，想要说什么，没有说出来，

又低下了头。好一会儿，才又无力地抬起头，说：“好吧，你先走

吧！”说完，他慢慢地松开了徐向前的手。

徐向前有点不理解。与部队分手时，他理直气壮，说要找党

中央“斗争去”，现在刚出祁连山口，斗争的劲头就没有了。

他说服不了政委，只好一个人先走。向房东告别时，他拿出

一枚金戒指，送给了这家的女主人，说：“我的朋友身体不大好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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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下来住几天，请多多费心。”

女主人笑着接过金戒指，痛快地应下了。

陈昌浩送战友出大门外。徐向前走出去很远了，回头看了看，

陈昌浩还在那里望着。他鼻子一酸，心里发冷，有点儿最后一别

的滋味儿。

徐向前归心似箭。

路上，他尽量使自己的行动不为人们注意，有时晓行夜宿，有

时夜间赶路，有时借宿在群众家里，有时露宿在戈壁滩中，寝无

正时，食无正点。

人们很难看出他曾经是统领千军万马的总指挥。一顶狗皮帽

子，上面破了几个洞，一件皮大衣，布面都撕扯光了，成了白楂

皮袄；几个月没刮胡子了，满脸胡须，包裹着又瘦又黑的脸膛，年

开外方 岁，看上去足有 ，活像一个塞外的老羊倌。他尽量

避免与人接触。就是到群众家里讨点饭吃，要点水喝，也没有人

去理会他。

他走在天地之间，却有与世隔绝之感。世间发生的事情，什

么也听不到。此时，由王树声、毕占云率领的一路红军小部队，因

力 军军长孙玉清也在甘寡而不支，一部壮烈牺牲，不少人被俘；

州南山落入敌手，余下的人都跑散了，各奔西东。这些事他不知

道。由李先念率领的一路，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，意外地

收到了中央电台的呼号，得到了“设法进入新疆”的指令和“陈

云将前往迎救”的通报。这样的喜讯他也不知道。他所知道的只

是他自己的行动：向东走，去陕北，找党中央汇报！

一天，在永昌去凉州的路上，他看到前边走着一个人，头上

戴着狗皮帽子，帽耳朵向下垂着，走起路来，忽闪忽闪的，身穿

一件白楂羊皮袄，腰间紧束着一根绳子，虎背熊腰。尽管没有带

武器，没穿军装，但从走路的姿态可以看出，那是一位军人。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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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前看背影有点熟悉，就紧走几步赶上去，近前一看，正是 军

曹大头。的特务营营长

曹大头名叫曹光波“。曹大头”，是平时人们对他的习惯称呼，

徐向前也这样叫，很少喊他的名字。

曹大头听到有人喊他，愣了一下，回头一看是徐向前，又惊

又喜，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：“总指挥！”就扑了过来，紧紧地抱

住了徐向前。

这个在困难和伤痛面前没有眼泪的汉子，这时却像一个走失

的孩子又回到母亲怀抱一样，竟伤心地哭了起来。嘴里不住地说：

“总指挥呀总指挥，我们可怎么办哪！”他历尽艰辛一直向东走，好

像就是为了找到这个答案。

徐向前擦干眼泪，把曹大头扶到一个背风的地方坐下来，掏

出烟斗，满满地装了一锅子，点着，递给曹大头：“吸一口吧，这

是昨天从放羊的那里讨来的。”

曹大头接过烟斗，叼在嘴里。

徐向前用坚定的语气说“：别担心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回到陕北

一定会有办法的。”

曹大头停止了抽泣，徐向前又说“：别忘了你的老本行，说说

‘侦察’来的情况吧。”

曹大头像每次侦察回来汇报敌情一样，讲述了离开部队后他

所知道的一切。

他关切地对徐向前说“：总指挥，可要小心啊！有专门抓你的

布告，说抓到你还有赏钱哪。”

“我看到了。”徐向前淡然一笑，说“，放心吧，天下还是咱们

的。悬赏抓我，正说明他们没有办法了。他们没有群众，只好向

金钱乞求。”他转问曹大头“：你说，他们能抓到我们吗？”

曹大头敬服地看了看徐向前，说“：初看到那些布告时，我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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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真有点七上八下的，现在，什么担心都没有了。”他停了一下，

又说“：有了你，我的心也安定了。这几天，我总是惶惶不定的。”

“这回就好了，”徐向前说“，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办法。咱们

‘两军会师’，合兵一处，力量就大了。”

曹大头像孩子一样甜甜地笑了。

徐向前拿出了几天都没有舍得吃的那位女主人给带的干粮，

说“：来，咱们也庆贺庆贺‘两军大会师’。”

这些天，曹大头手里分文没有，完全是靠讨饭赶路的。

吃着干粮，曹大头继续给徐向前讲他的所见所闻：

“一天，我混在老百姓中，看悬赏抓你的布告，一个老汉摇着

头说：‘抓不到，抓不到的。’周围的人问他‘为什么’，他说：

‘徐向前有一匹神马，头大如斗，眼如铜铃，两耳如扇，四蹄如铁

锅。有一回，徐向前打了一天仗，太累了，夜里睡得死死的。二

更时分，神马大叫，震得墙上的土直往下掉，把徐向前惊醒了。徐

向前急忙起身喊醒了部下，上寨墙一看，好险哪，马家军已经到

了 ’这城下。’又有人问他：‘这回跑不了了吧？’‘还有跑不了的？

老汉得意地说，‘哪能呢！徐向前指挥部队，从夜里杀到天明，又

从天明杀到天黑，杀到第三天，徐向前看看马家军没有什么劲头

了，下了寨墙，骑上神马，喊了一声：冲出去！那神马四蹄蹬开，

行走如飞，在前边开道。徐向前杀开一条血路，众将士跟随在后，

没伤一根汗毛，就冲了出去！

“我都成神了。”徐向前不经意地说。

更神的还在后头哪。”曹大头把最后一口干粮塞“神了？ 到嘴

里，又接着讲下去：

“别人又问那老汉，‘马家军没有追吧？’老汉说：‘追是追了，

可是天不灭操哇。追到黑水河边，徐向前的马猛地停住了，直打

响鼻儿。徐向前一看，大吃一惊：大冬天儿的，河里一点冰楂儿

’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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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没有，这可怎么办 正在这时，徐向前的马前出现了一座冰桥，

那马仰起头来，履冰而过，大部队跟在后面。等马家军追到河边，

一转眼，冰桥崩塌。马家军的头领一看，说了声：天助红军！调

转马头就回去了。’总指挥，你说这神不神

“看不出来，你还有说评书的口才呀 说着，徐向前笑着，站

起身，说，“走吧。‘神马’不在了，咱们还得靠两条腿呀

徐向前那匹知冷知热的栗青马，在下祁连山时，给了 军的

一个负伤的战士了。

他们一路走着。看不到什么树，更难看到人，广漠无垠的戈

壁滩，只有无拘无束的风，卷着上一年留下的骆驼秧子，在银色

的世界里滚来滚去。有时，路过他们曾经打过仗的地方，就停下

来，追思着刚刚逝去的一切，悼念那些为了革命倒下去的男女将

士⋯

一天，他们遇上了一场特大的风暴，大白天，五步之外看不

见人，刮得昏天黑地，飞砂走石，躲都没地方躲。徐向前和曹大

头手牵着手，弓着身子，艰难地向前走着，有时迈出去一步得费

很大力气才能站稳。曹大头怕徐向前吃不消，让他藏在自己的身

后，跟着他，由自己承受风暴的巨大推力，但风力太大，有时他

也是进三步退两步。进的时侯，徐向前跟着他进；退的时候，徐

向前就推着他进。形成了一个新的力的组合。他们与风暴搏斗着。

有时实在太累了，就趴在地上喘口气，恢复一下体力再走。大半

天过去了，风暴还没有停的意思。他们没吃没喝，已经精疲力尽。

正好走到一垛古长城的断垣跟前，有了一个背风的地方，两人就

在墙脚下一个小窑洞里住了下来。

这里的长城，与东段不同。东段的长城是用砖石垒砌起来的；

西段的长城，多是用黄土夯实堆起来的，很厚，有的地方被牧羊

人挖成了一个一个的小窑洞，用来躲风避雨。这些小窑洞正好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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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向前和曹大头提供了方便。

风暴过后的第三天，他们到了黄河边。

这条哺育着炎黄子孙的黄色的河，千年万年就这样向东流淌

着，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能改变她的方向，冬天没有雨，

她冒着雪，扭曲着身子，穿越一重又一重的黄色山川，不断地向

东流着。十冬腊月还在流，一刻也没有停过。徐向前来了，她也

不给点方便。

军人特有的警惕性，使他们没有直接到渡口去。不远处有一

位牧羊老人，他们便朝他走了过去。

这老头儿，从头到脚的穿戴都是羊身上的：羊皮帽子，羊皮

袄，羊皮裤，絮的是羊毛。怀里抱着个用线麻拧成的鞭子，鞭梢

也是羊皮的。嘴里哼着信天游一样的小调。悠闲，自在，好像世

界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，除了羊，再没有别的什么了。

听到有人热情地招呼他，便止住哼唱着的小曲儿，站住了脚，

看着向他走过来的两个陌生人。

徐向前问“：渡口好过吧？”

老头儿黑黑的脸膛，憨厚朴实，说“：有兵在那里盘查，说是

要抓什么人。”他看了看徐向前和曹大头，又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老

百姓还是让过的。”

说完，就去追赶跑远了的羊群去了。

听说有兵在搜查，徐向前和曹大头交换了一下眼色。这又给

他们增添了几分紧张的气氛。

他们告别牧羊人，避开渡口，向上游走去。走了十多里路，在

一处河岸不很陡的地方，曹大头发现河中有人在摆渡，急忙指给

徐向前。

徐向前一看，是个壮汉子，正划着羊皮筏子向岸边靠过来。

徐向前向四周望望，没有什么人，就和曹大头走下堤坡，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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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能够停筏的那个地方，看着弄筏人那熟练的划水技术，感到很

有意思。

羊皮筏，是十多只弄得圆圆鼓鼓的整羊皮，并排绑在一起，上

面再摽上木杆，架上木板，就可以乘坐摆渡。这是当地一种很普

通的摆渡工具。在黄河中摆渡的也有类似的牛皮筏。

羊皮筏刚靠过来， 摆渡人打招呼：“老乡，劳驾，徐向前就同

我们要去那边儿，送我们一下 着　　从兜里掏出一元法币，

递了过去。

摆渡人接过钱，一句话都没说 就把他俩让到筏上，掉头便

朝对岸划去。

这么顺利，徐向前和曹大头谁也没想到。过了河，他们还议

论这件事，猜想可能是地下党安排的。

一过黄河，回民少了，汉人逐渐多起来，吃住都方便些，徐

向前的心情略微轻松了一点。

到了打拉池，两人找了个车马大店住了下来。

这里是个小镇，有几家店铺，来往的外地人不多。徐向前急

切地想了解一下目前的局势，让曹大头出去找张报纸看看。曹大

头使出了侦察兵的看家本事，也没找到一张报纸，几次出去都是

两手空空。在这个偏僻小镇上，找报纸，难哩！

一天，徐向前和曹大头在街上转，看到有卖旧衣服的，徐向

前寻思，天气一天天地暖起来了，再穿那白楂皮袄，已不合时令。

他和曹大头商量“：咱俩也该换换装了。”曹大头说“：听总指挥的。”

于是，就用一个金镏子买了衣服。他俩脱掉白楂羊皮袄，重新打

扮起来。一个穿长袍，像商人；一个穿短袄，像伙计。这样，方

便多了。在街上随便走，随便看，没有人注意。

从人们的闲谈中得知，经过共产党人的调解，“西安事变”已

经和平解决。但人们纷纷议论着和平解决后发生的曲折：开始是

吧。”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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